
阿来：
诗中的人文地理写作方向
非常值得梁平继续探索

作为早期写诗后来成功转型写小说的阿来，回

顾和梳理了他在过去几十年跟梁平打交道所了解

到的其诗歌写作的脉络变化，并延伸谈到诗圣杜甫

的作品对成都人文地理美学塑造的贡献。对于《一

蓑烟雨》里的写作，阿来说，“《水经新注·嘉陵江》

《蜀道辞》这些地理人文系列的作品，我都觉得非常

好。尤其是在题材确立精神向度的拓展上，是非常

值得继续探索的好路径。”作为梁平的多年好友，阿

来也给梁平的诗歌写作提了自己的一点建议：“虽然

在年龄上算是一个老年人，但其实写诗可以‘老夫聊

发少年狂’。有些诗，我觉得可以再多几句，写得更

松弛一些。这一点，可以向聂鲁达、惠特曼学习。”

虽然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梁平的写作依然保

持旺盛的状态。这种写作状态，在向以鲜看来是一

种“持续性写作”，“跟青春期写作不同，‘持续性写

作’不是靠着天生激情和青春期的能量写作，而是

一种具有延续性的成熟状态。这是更难达到的境

界。”周轶是梁平《家谱》《一蓑烟雨》两部诗集的责

编，对于梁平的诗歌风格有很深的感受，“宽阔沉

稳、深入浅出。他写出了深刻的东西，但是语言不

艰涩，可读性很强。”

娜夜：
构建诗人的“精神地理”
长诗成功写出“代入感”

梁平的诗歌看得见地理、人文、历史，这在新诗

集《一蓑烟雨》里体现得尤为明显。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诗人娜夜说，“读一首诗、一部诗，我们最想知

道的是：作者在关注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注？

梁平先生这部诗集可谓是一个诗人的‘精神地理’，

是与地域有关并超越地域的文学精神，是自然地理

与人文地理的诗意升华。自然与人文互为镜像，互

为语境。这本诗集是历史的、遗迹的，同时也是现

代的、当下的。这里面的诗歌大部分与地域有关，

但又超越地域，对地理有诗意的升华。梁平先生写

梁湾村、嘉陵江、成都杜甫草堂，都是他朝朝暮暮的

生命情怀之作，如他所说是‘根上结出的果’，而非

采风和过客的即兴成诗。”

娜夜提到，这本诗集中有许多场域是已经被许

多诗人多次抒写过的，要出新并不容易，“但梁平先

生显然做了充分准备。他找到独特的角度、视野，

并且语言上深入浅出，这是诗歌创作的良好品质与

境界。我认为，梁平先生这部作品中，很好地践行

了他一贯坚持的诗学主张。”

娜夜已经读了两遍《一蓑烟雨》，“有很多感悟。

有些好句子是诗人本身的情致促生的。比如他写钟

子期和俞伯牙的知音之情，结尾这样写：‘子期，我拿

一整条江敬你。’全书中像这样的水到渠成、突然拔地

而起的句子还有很多，满足了我作为阅读者的期待。”

作为一个诗人，娜夜也注意到，梁平在这部诗

集中，“细节的处理和选择，非常讲究、可感，有心领

神会的弦外之音。这是一个好诗人的功底所在。”

娜夜还特别分析了长诗《蜀道辞》，“这首诗读起

来，代入感很强。要写好一首长诗，能否写出‘代入

感’，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首诗的技术支持恰如其

分，使整首诗想象力飞扬又张弛有度，又不乏意趣，

激情又十分克制，真的是一路‘大步流星’而非‘磕磕

绊绊’。全书气脉灵动，似乎都在他手里攥着，这是

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好诗对读者也提出不小的要

求。“这首诗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更深

解读出所拓展的精神时空，和辽阔诗意。”娜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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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一蓑烟雨》构建诗人的“精神地理”
梁平：重新体认家国与个体精神的宽广存在

4月22日，“风雨有晴，诗意走马江山——梁平诗集《一蓑烟雨》新书分享会”在阿来书房举办。作家阿来、诗人娜夜、诗
人向以鲜、川大教授周维东、西华大学教授王学东以及四川文艺出版社《一蓑烟雨》责编周轶，与诗人梁平一起，在诗人

熊焱的主持下，围绕《一蓑烟雨》的写作展开深入的交流和分享。大家谈到写作的中年变法、持续写作，人文地理与诗歌的关系、
语言的当代性，以及如何拓宽写作的视野和格局等话题。

2024年3月，梁平的最新诗集《一蓑烟雨》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了梁平近年来的百余首现代诗歌，其中包括《水
经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辞》两首小长诗。整本诗集显示出非常清晰的诗学路径自我确认，从2017年的《家谱》、2020年《时间笔
记》再到2024年的《一蓑烟雨》，梁平的诗歌地理学在这三本诗集中，既有变化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地理学”。

如何拓宽写作的
视野和格局？

多读书，保持创新力
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梁

平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路径已经

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

确认，对诗歌领域内的一些争

论、课题，也有自己深入、冷静的

思考，并形成较为系统的诗学观

念。梁平说：“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与生俱来有一种隔

阂甚至是敌意。这个有根的写

作，让我有了明确的写作路径，

那就是努力消减这样的隔阂和

敌意，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

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书

名“一蓑烟雨”来自苏东坡《定风

波》里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把

这个概念当成新诗集的书名，梁

平是这么理解的，“苏东坡一生

是被流放、颠沛流离。他遇见

风也遇见雨，但是他的那种豁

达，他的乐观，他的平常心是怎

么得来的？我觉得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也有一个自我调适的心

理过程。”

梁平自2001年从重庆来到

成都工作生活，至今已 23 年。

这两座城市也渗透进他的诗歌

写作中。《一蓑烟雨》的编选，以

嘉陵江和蜀道为发端和收尾，

就有着关于重庆和成都“二重

奏”的深刻意味。当有人问，对

于这两个城市，哪一个是自己

的精神原乡？梁平的回答很明

确：“在我的精神围墙中间，这两

个城市其实是一体的。其实它

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把这两个

城市作为我的精神原乡都是可

以成立的。”

有诗歌写作者现场向梁平请

教，在拓宽写作的视野和格局方

面，有什么好的建议？梁平回答：

“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首先我

觉得有两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一个是多阅读，尽可能地让自己

有更多的知识、文化储备。另一

个就是，在写作的每一个时刻，保

持创造力。如果没有创造力，去

跟风人家写什么，我认为是不可

取的，是无效的写作。就我个人

来说，新时期以后，整个理念越来

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写

作路径，该写什么，怎么写。我试

图在写作中建设、健全自己的人

格和重新体认家国与个体精神的

宽广存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梁平（左3）在分享。阿来书房刘建伟摄

梁平在分享会现场。张杰 摄 《一蓑烟雨》
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梁平

同时做文学刊物编辑，在《红岩》三年，

《星星》十五年，在《青年作家》《草堂》

至今已八年。“半个世纪过往的脸谱和

结缘的文字不计其数。年龄越大越感

觉到该写的欠账还是该一笔笔清算，

《一蓑烟雨》是我最近两三年新写诗歌

的一个结集，是近年来我的创作最为

真实和整体的一个呈现。也是我非常

看重的一本诗集。”梁平说，“其中有关

于写作的根，关于诗歌中的我，关于叙

事与抒情，关于历史与现实。”

一个人的写作跟他的成长经历

有密切关系。在分享会上，梁平谈到

自己的生命经验，“我跟在座的20多

岁、30多岁、40多岁的人，文化营养

有很大不同。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后期开始写诗到现在，已经近半个

世纪了。我曾经在重庆江津琅山公

社五里八队当知青，住的地方是生产

队农具保管室。那个时候农村还没

有电，一盏煤油灯还舍不得把灯芯调

亮，煤油也很金贵。读书更是奢侈的

事。我带到农村去的书只有几本，有

三本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一本是

《新华字典》，一本是郭沫若编选的《红

旗歌谣》，一本是俄国作家、诗人涅克

拉索夫的《严冬：通红的鼻子》，还有一

册油印的江津名人吴芳吉的《婉容

词》。《严冬：通红的鼻子》是一个长诗

单行本，涅克拉索夫看见红颜色的高

加索山，居然联想到严冬通红的鼻子，

感觉如此美妙。再有吴芳吉半文半白

的《婉容词》，直到现在还记得‘美洲在

哪边，留一生颠涟，不如那守门的玉兔

儿犬’，婉容活生生一尊望夫石。”

说到此处，梁平很动情，“那段经

历对于我影响很大。在我一开始的

写作中，那个时代各种诗歌流派很

多，但我没有去参与或者融入某个流

派。我偏居一隅自己写自己的，写自

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的感悟。我很

感谢当时《四川日报》副刊部两位诗

人王朝清和王尔碑老师，曾经从成都

专程来江津看我，我得到了很大的鼓

励。两个老师跟我说，你就写你自己

的，好好写。所以我一直保持自己这

样的写作姿态。”

梁平回顾生命的青春岁月
诗人的写作来路跟成长经验相关


